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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與德性知識論 

 
蔡政宏 

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內容摘要：調控智德知識論主張智識之德可以調整與指引認知者的

知態行動，並且提高知態行動的品質。對調控智德知識論者而言，

智識之德可加以培養，且當智識之德的品質愈高，所產出的知態行

動的品質也會愈高。調控智德知識論者所說的智識之德一般是指「品

格之德」（例如智識上的勇氣與開放心靈）而非「官能之德」（例

如視覺與聽覺），因為他們認為官能之德是無法培養的。本文試圖

以荀子哲學為範例，闡釋以官能之德為核心概念的調控智德知識論

如何可能。若此闡釋成功，則一方面為當代智德知識論顯示出可隸

屬於其中的新支派，另一方面也為荀子的知識觀點建立起一清晰理

論架構並進而突顯出其知識觀點的特徵。 

 

關鍵詞：智識之德、Ernest Sosa、天君、天官、解蔽 

壹、導論 

德性知識論（virtue epistemology；或譯「智德知識論」）試圖以智識德性

（intellectual virtue；或譯「智識之德」）說明人類的知態實踐或行動。但針對智識

德性的本質為何，德性知識論者之間並無一致看法。有些德性知識論者──特別是

以 Ernest Sosa（1991, 2007）為代表──將智識德性理解為認知官能（cognitive 

                                                           
 本文初稿曾以英文或中文於以下學術會議中宣讀：美國哲學學會太平洋分會年會（西雅

圖，2012 年 4 月）、國科會哲學學門年輕學者培育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會（臺北，2012 年 5

月）、東吳大學哲學系德性工作坊（臺北，2012 年 5 月）、第二十三屆世界哲學大會（雅

典，2013 年 8 月）、臺灣哲學學會年會（新竹，2013 年 10 月）。筆者感謝在這些會議場

合以及其他談話場合中，多位專家學者的提問、批評以及建議，特別是成中英、林正弘、

方萬全、鄧育仁、陳瑞麟、黎輝傑、劉紀璐、李瑞全、王華、米建國、沈享民、蔡龍九、

馬愷之、Ernest Sosa、Peter Graham、Sor-hoon Tan 等教授。另外，筆者也感謝兩位匿名審

查人的細心閱讀與建設性批評。本文之研究承國科會（NSC 98-2410-H-031-002-MY3）與

蔣經國基金會（RG003-D-08；計畫名稱「知識、德性與直覺：德性知識論與中國哲學」）

之補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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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像是知覺、記憶、內省、推理等等官能；有些德性知識論者──特別是

以 Lind Zagzebski（1996, 2009）為代表──將智識德性理解為品格特徵（character 

trait），像是智識上的勇氣、誠實、謙虛、開放心靈等等。儘管 Sosa 與 Zagzebski

等德性知識論者對智識德性沒有一致看法，但他們對於「知識論的研究目的為何」

此一後設知識論問題卻有高度共識，亦即，他們都是以分析知識論（ analytic 

epistemology）為其後設理論。 

什麼是分析知識論呢？根據 Robert Roberts 與 Jay Wood（2007: 20-1）的說法，

知識論的研究目的可以是「分析式」或是「調控式」。1分析知識論主張知識論的研

究目的是去建構出關於「知識」、「理性」、「證成」等知態概念的理論，而建構

方式就是去給出「知識」、「理性」、「證成」等概念的充分與必要條件，並且在

建構中必須去避免反對者所提出的各式反例（例如層出不窮的葛棣爾式反例

（Gettier-style counterexamples）或是去回應來自懷疑論的各式挑戰（例如桶中腦論

證）。相對於分析知識論，調控知識論（regulative epistemology）並不企圖對「知

識」、「理性」或「證成」等知態概念給予充要條件式分析，2也不企圖去回應那與

實際世界頗為遙遠的反例或是懷疑論。調控知識論主張知識論的主要目的是去調整

或指引人們的知態實踐或行動，例如告訴人們應該如何形成「理解」（understanding）

或「信念」並據之以行動，或是告訴人們應該如何避免產生出缺陷的認知行動。 

Roberts 與 Wood 認為當代知識論（以 Sosa 和 Zagzebski 為主的德性知識論也包

含在內）都是分析知識論；亦即，當代知識論都是在為知態概念提供充要條件。德

性知識論的特別之處只在於它是以智識德性來定義知態概念。然而，Roberts 與 Wood

                                                           
1 Roberts 與 Wood 在此處的「分析知識論」與「調控知識論」之區分又是源自於 Wolterstorff

（1996）。 
2 必須注意的是，不對知態概念進行充要條件式分析，不表示不對知態概念進行任何理論分

析。調控知識論者還是必須對個別知態概念給出理論分析，否則知態行為的調控無法進行。

亦即，若我們對於「知識」或「證成」毫無概念，我們就無從判斷某人的知態行動是否偏

差（所謂偏差即沒有達致知識或證成），更遑論去提出規章，以建議人們該如何調控其知

態行動以使其穩定獲致知識或證成。為清楚之故，我們可以將研究目的設定在給出知識概

念之充要條件的分析知識論稱為「強分析知識論」，而研究目的不在給出知態概念之充要

條件，但仍必須給予知態概念某種理論說明或闡釋的知識論稱為「弱分析知識論」。有了

這樣的區分，我們可以清楚地瞭解，Roberts 與 Wood 反對的是強分析知識論；並且我們也

將可以瞭解，為什麼 Roberts 與 Wood 在書中也曾提到，他們並不否認其「調控知識論」也

可以是「分析的」（Roberts and Wood 2007: 27）──這裡的「分析」必須理解成「弱分析」。

（Roberts 與 Wood 認為在調控知識論中對知態概念進行分析只是「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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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分析知識論是有無法成功的； 3因此分析德性知識論（ analytic virtue 

epistemology）也是無法成功的。但分析知識論的失敗並不代表整個知識論或是德性

知識論也是失敗的。此處，調控德性知識論（regulative virtue epistemology；或譯「調

控智德知識論」）可做為發展知識論事業的另一選項。但問題是，調控德性知識論

中所談的智識德性是哪種呢？是官能德性（faculty virtue）還是品格德性（character 

virtue）呢？ 

Roberts 與 Wood 選擇以品格德性來建立調控德性知識論。他們探究的個別智識

德性包括了對知識的愛好（love of knowledge），知態上的堅定、勇氣、小心、謙虛、

自律、慷慨與實踐智慧等等。這些德性都後天取得的卓越（acquired excellences），

而且可以加以培養以達更高等級。相對地，官能德性（像是視覺與聽覺）雖然也是

智識上的卓越──因為這些德性的運作能使主體獲致真理──不過官能德性卻不是

後天習得，而是天生俱有。如果某一知識論者所欲提供的是一種調控知識論，很自

然地他會選擇以品格德性（而不是官能德性）作為其理論的核心概念，因為品格德

性能被培養，而官能德性則否。 

若是根據智識德性的種類以及後設知識論的種類（特別是指針對「知識論的研

究目的為何」所形成的後設知識論）這兩要素來考量德性知識論，我們可以區分出

四種不同樣式的德性知識論：分析官能德性知識論（analytic faculty-based virtue 

epistemology）、分析品格德性知識論（analytic character-based virtue epistemology）、

調控品格德性知識論（regulative character-based virtue epistemology），以及調控官

能德性知識論（regulative faculty-based virtue epistemology）。表列如下： 

 
智識德性的

種類 
官能德性 品格德性 

後設知識論的

種類 
 

分析式 
分析官能德性知識論 

（Sosa） 

分析品格德性知識論 

（Zagzebski） 

調控式 
調控官能德性知識論 

（無此立場？） 

調控品格德性知識論 

（Roberts &Wood） 

表一：德性知識論的四種樣式 

                                                           
3 根據 Roberts 與 Wood，對知識進行充要條件式的定義工作是無法成功的，因為知識概念具

有相當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對他們而言，知識概念是一家族相似性概念（Roberts and Wood 

200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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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官能德性知識論的代表人物是 Sosa（2007, 2009b, 2011），分析品格德性

知識論的代表人物是 Zagzebski（1996, 2009），調控品格德性知識論的代表人物是

Roberts and Wood（2007）。本文並不評估 Roberts 與 Wood 對於分析知識論的批評

是否成立，也不評估 Roberts 與 Wood 本身所採取的調控品格德性知識論是否成立。

4本文所關心的問題是：調控官能德性知識論是否可能？如果調控官能德性知識論是

可能的，那麼其中所涉及的「可培養之官能德性」應如何理解？本文試圖以荀子哲

學為範例，闡釋以官能德性為核心概念的調控德性知識論如何可能。若此闡釋成功，

則一方面為當代德性知識論顯示出可隸屬於其中的新支派，另一方面為荀子的知識

觀點建立起一清晰的理論架構進而突顯出其知識觀點的特徵。 

本文結構如下。在第參節，筆者將逐步說明：(i)為何荀子的知識論是德性知識

論，(ii)為何荀子的德性知識論是官能德性知識論，以及(iii)為何荀子的官能德性知

識論是調控官能德性知識論。但在說明這三點之前，筆者必須在第貳節中先引介 Sosa

的官能德性知識論，以此做為討論荀子知識論與分析官能德性知識論之異同的基礎。 

貳、Sosa的分析官能德性知識論 

一、適切性 

Sosa 的德性知識論中有兩個核心概念，分別是「動物知識」與「反思知識」（Sosa

運用這些概念來處理當代知識論中的重要議題，像是基礎論與融貫論之爭、價值難

題等等）。這兩種知識具有某種的堆疊關係：  

                                                           
4 分析知識論與調控知識論並不相斥。Roberts 與 Wood 支持調控知識論的理由，並不在於先

假定分析知識論與調控知識論是相斥的，再藉由分析知識論不成立，進而主張調控知識論

成立。他們僅是由「強」分析知識論的不成立，建議以調控知識論（配合上「弱」分析知

識論）為替代的知識論方案（筆者所謂的「強」、「弱」分析知識論之分，請看註 2）。

筆者認為，暫且不論分析知識論的成敗與否，我們可以用下列方式來看待分析知識論與調

控知識論的各自特徵：分析知識論是關於知識性質的研究（強版本的分析知識論試圖去「定

義」知識，而弱版本的分析知識論試圖去「理解」知識），而調控知識論是關於知識取得

的研究。將此一看待分析知識論與調控知識論的方式運用到德性知識論上，可有如此結果：

分析品格德性知識論關心的是如何以品格智德來定義或理解知識；調控品格德性知識論關

心的是如何取得或培養品格智德；分析官能德性知識論關心的是如何以官能智德來定義或

理解知識；調控官能德性知識論關心的是如何取得或培養官能智德。這裡提到的最後一種

德性知識論正是本文的焦點：官能智德能被培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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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首先］肯定知識蘊涵信念；  

(b)［其次］將「動物」知識（“animal” knowledge）理解為適切信念（apt 

belief），但其不是可辯護之適切信念（defensibly apt belief）……； 

(c)［最後］將「反思」知識（“reflective” knowledge）理解成要求不只是

適切信念而且也是可辯護之適切信念。（Sosa 2007: 24） 

我們可以由其中看到這兩類知識都是透過適切性（aptness）概念來說明。要理

解適切性概念就必須去理解 Sosa 的「展演評估理論」（the account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這理論包含了五個關鍵概念：完全適切性（full aptness）、後設適切

性（meta-aptness）、適切性（aptness）、熟練性（adroitness）、準確性（accuracy）。

第一個概念是透過第二、第三個概念來界定，第二、第三個概念分別是透過第四、

第五個概念來界定。本文只需說明後三個概念就足以應付後續討論所需。5 

根據 Sosa，在評估一個展演或表現（performance）時，至少可以從三個面向予

以評估。這三個面向，他分別稱之為準確性（Accuracy）、熟練性（Adroitness）以

及適切性（Aptness）。亦即，一個展演可以具有 Sosa 所謂的 AAA 結構。我們可以

由 Sosa 所提供的例子來看，如此最能掌握住這結構：  

當弓箭手選定目標並射出弓箭，此一射擊可以由三個方面來評估。[……] 

第一、我們可以評估此一射擊是否成功達成目的，即是否成功擊中目標。

儘管我們也可以評估此一射擊有多精準，即由其距離靶心的遠近來進行評

估，但此處我們先不管程度上的問題，而只問有∕無這樣的問題，亦即只

問：此一射擊是「有」或「無」擊中目標。[……] 第二、我們可以評估

此一射擊是否熟練，即是否來自於弓箭手所施展的技能。技能同樣也有程

度之別，但我們一樣也只關注有∕無這樣的問題，亦即只問：這射擊是「有」

或「無」來自於相關能力的施展，是「有」或「無」熟練的。[……] 一

個射擊可以是準確且熟練，但其成功擊中目標卻不歸功於弓箭手。當弓箭

手射出一箭，在條件正常之下理應會擊中靶心，但卻刮起一陣反常強風，

強到將行進中的箭吹偏離了原有軌道，而若順著後來軌道繼續行進下去箭

是不會擊中靶心的。不過，之後的風勢卻緩緩地將箭帶回原有軌道進而擊

                                                           
5 關於後設適切性與完全適切性的說明，除了可參考 Sosa（2007，2009a，2011），也可參考

筆者在 Tsai（2011）中的說明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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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靶心。此次射擊是準確的，也是熟練的，然而，其準確卻不是（完全）

因為熟練之故。因此，此次射擊並不是適切的，且不能歸功於弓箭手。

[……] 由上說明可知，一名弓箭手的射擊是個具備著 AAA結構的展演；

這 AAA 結構即是：準確性（accuracy）、熟練性（adroitness）以及適切

性（aptness）。（Sosa 2007: 22） 

對 Sosa 而言，面對任何具有目標或目的之展演或表現，我們都可以如此評估

之：評估此展演是否成功達成所設定目標（準確性）、評估其是否展現了相關能力

（熟練性）、評估其準確性是否是因其熟練性之故（適切性）。 

Sosa 建議將信念視為是種具有目標的展演。如此一來，信念也具有 AAA 結構，

亦即，信念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被評估。此處，信念的 AAA 結構為何呢？換言之，

Sosa 必須回答：什麼是信念的目標呢？什麼又是與信念相關的能力呢？對 Sosa 而

言，信念的目標在於真；當某一信念是真的，那麼此信念就是準確的。與信念相關

的能力即是智識德性（官能德性）；當某一信念之展現是由於施展相關的智識德性，

那麼此信念是熟練的。最後，當一信念的確具有準確性也具有熟練性，而且準確性

是因為熟練性之故，則此信念是適切的。適切信念即是動物知識。 

由適切性概念的說明，我們除了看到 Sosa 對於動物知識的界定，更重要的是也

可以看到「德性知識論」的理論特徵（這特徵在第參節中還會再提及）。為清楚指

出這特徵，我們先將信念視為是種「知態產物」或「知態展演」，而將智識德性視

為是種「知態來源」或「知態能力」。在 Sosa 對動物知識的界定中，其不只談到了

知態產物本身的性質（即準確性和適切性），而且談到了知態來源的性質（即熟練

性）。而且在這界定中，知態來源的性質會對知態產物本身的性質（即適切性）產

生影響。此即德性知識論的重要特徵之一：知識此一知態產物的構成中，包含了知

態來源之性質所提供的貢獻。 

接下來我們討論 Sosa 的智識德性概念，此將有助於我們瞭解 Sosa 的「官能德

性知識論」的特徵（亦即，Sosa 的官能德性知識論不是「調控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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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能智德 

Sosa 針對智識德性提供了相當細節的說明與定義（Sosa 1991, Ch.16）。6不過我

們後續的討論並不必涉及他的定義，而只需注意智識德性的例子有哪些──其包括

了知覺（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內省、記憶、推理（演繹、歸納、說

明）。7這裡提到的知覺、記憶、推理等等都是自然官能（natural faculties），亦即，

它們是與生俱來而非後天取得。不過，這些官能似乎還有著重要差別。8記憶與推理

是主體可以透過訓練來加以培養的自然官能，而知覺是無法被培養的自然官能。在

目前這個階段，為了讓官能德性知識論與品格德性知識論有著明顯差別，我們在討

論官能德性知識論時，將聚焦在知覺官能。9 

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知覺智識德性無法被歸類成能被培養之物？如果是以官能

的「取得」這方向來找答案，恐怕是沒有助益的（如同前面所言，推理官能亦是天

生而來，但其是可培養的）。一個回答可以從以下這段 Sosa 為何將知態「官能」視

為知態「德性」的段落中看到端倪： 

知覺與內省信念通常是非自主地獲得（acquired willy-nilly）。甚至在沒有

思慮抉擇之下，有的機制還是會［自動運作而］產生出信念。例如，人的

                                                           
6 Sosa 對於智識德性的定義：「主體在環境 E 下具有智識德性或官能，若且唯若，主體有內

在性質 I，由於 I 之故，主體通常能在一命題領域 F 中，在條件 C 下，得真而避假」（Sosa 

1991: 284）。 
7 根據 Sosa，這些認知官能又可以被分成兩大類：「傳遞官能」（transmission faculties）與

「產出官能」（generation faculties）。傳遞官能是「由已形成的信念導出信念」的官能或

機制，而產出官能「不是由信念來導出信念」（Sosa 1991: 225）。對 Sosa 而言，直覺、知

覺、內省是產出官能，而記憶與推理是傳遞官能。在 Sosa 的二階德性知識論（bi-level virtue 

epistemology）中，上述官能都是一階官能，而反思官能則是二階官能。 
8 一般在理解 Sosa 的德性知識論時並不會注意到筆者在此要提到的差別。原因之一可能是

Sosa 在建構其德性知識論時，主要都是在談知覺知識。 
9 Jason Baehr 對於「認知官能」（即本文的「官能德性」）與「智識德性」（即本文的「品

格德性」）的區分，其中有兩項是：第一、認知官能是天生而來的才能（natural endowment），

而品格德性是培養而成的特徵（cultivated traits）。第二、「認知官能的運作通常不需要主

體能動性（agency）的運作」（Baehr 2011: 23），但「智識品格智德的運作...以涉及主體

能動性為特點」（Baehr 2011: 24）。不過，Baehr 的區分並不完全平行，意即，培養而來

的特徵大部分都涉及主體能動性，但並不是天生而來的才能就一定不需要主體能動性。

Baehr 也注意到此點；他在上述第二點區別的討論上加了註腳：「［天生而來的］推理官能

［像是演繹或歸納推理］可能是例外，因為其運作通常會連結著意志的運作」（Baehr 2011: 

23）。關於此點也可參閱 Zagzebski（199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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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官能在良好光線下就會［自動］運作，人［因而不由自主地］就會去

相信自己面前有個白色、圓形的雪球。擁有這樣的官能是種「德性」嗎？

在狹義的亞里斯多德意思下當然不是，因為這樣的官能不是去思慮抉擇的

傾向。但同樣也是在希臘文中，「德性」一詞還有廣義用法，即任何具有

功能（不管是自然的還是人造的）的東西都具有德性。眼睛有其德性，刀

子也有其德性。如果我們將掌握周遭環境真相視為是人類的正當目的，那

麼視覺官能似乎就是廣義下的人類德性；而又如果掌握真相是智識事務，

那麼上述德性直截了當地就是智識德性了。（Sosa 1991, p.271）  

此處我們關心的並不是「德性」這字究竟可不可以用在官能上，而是在於指出

知覺此種官能德性與品格德性之所以不同，關鍵是知覺官能之運作不涉及主體能動

性（agency）。當知覺主體的知覺官能或信念產出機制被相關刺激觸發，主體就在

不由自主的情況下形成了某些知覺信念；知覺主體無法對於信念形成機制進行干

涉，例如以其思慮抉擇或意志控制進行干涉。此處我們對於知覺官能或機制的探討，

展示出知覺官能的成份（如果有的話）不會有主體能動性或意志在其中。 

在此節中，我們透過引介 Sosa 的德性知識論標示出三項重點。第一、德性知識

論在當代知識論中具有突出特色，主要是因為其強調知態來源（epistemic sources）

的角色。第二、智識德性可以被理解成官能德性。第三、知覺官能德性不包含主體

能動性。第三點使得 Sosa 的德性知識論不會是一種調控官能德性知識論。在下一節

裡，筆者將逐步展示荀子將會同意前兩點（因而也使得荀子可以被視為是官能德性

知識論者），但不會同意第三點（因而使得荀子能是調控官能德性知識論者）。 

參、荀子的調控官能德性知識論 

一、早期中國知識論（並論「為何荀子是德性知識論者」） 

就什麼意義而言我們可以將荀子的知識論視為是德性知識論？筆者認為可以由

早期中國知識論的一般特徵來談。Dan Robins 在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07）中的“Xunzi”條目中，提到荀子的知識論與早期中國知識論一樣，具有某種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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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國哲學家通常以實踐字詞（practical terms）來談知識。這些哲學家

將知識的根本視為是對行動方式（道）的掌握，而不在於對事實的掌握。

其中特別重要的是那種辨別之知（ knowledge of how to draw 

distinctions）。辨別是早期中國哲學家所承認的最接近概念化的東西，且

他們將辨別視為是基本的認知運作。其實，荀子曾經（在第二篇〈修身〉

中）指出正確地辨別就是所謂的知識。這其實就是將知識視為是種能力

（ability）而不是一種對事實的表徵（representation of facts），也因此我

們並不訝異荀子並不訴諸表徵錯誤來解釋認知錯誤。對荀子而言，我們之

所以犯錯並不是因為我們對事實的描繪不正確，而是因為我們缺乏了某種

能力；知識並不是與假信念對比，而是與混淆（confusion）對比。荀子曾

兩次（在《荀子》第六篇〈非十二子〉與第二十一篇〈解蔽〉）列舉出他

的哲學對手並對他們所犯的錯誤進行診斷，但荀子都沒有指責他們是錯在

錯誤表徵事實或是混淆表象與實在。荀子的指責都是在於他們太過強調道

的某個面向，以致無法瞭解到整體。（Robins 2007） 

Robins 強調早期中國知識論是以「辨別之知」（knowing how to draw distinctions）

或「能力」來理解知識，並且對比於以「對事實的表徵」來理解知識。為何 Robins

在刻畫早期中國知識論以及荀子知識論的特徵時，還要拿出另一套知識觀點來對

比？這大抵是因為當代西方知識論在討論知識時，都隱含地預設知識就是命題知識

或是對事實的表徵；而若不經批判地就以命題知識概念來理解古代中國哲學中的知

識概念，就極可能產生無法理解或誤解的情況。此外，上述的對比還有助於解釋像

是為何在古代中國哲學中沒有太多懷疑論的蹤跡（參考 Hansen 1981, 1983、Berkeley 

2002 以及筆者在 Tsai 2006 一文中的討論）。是以，Robins 所對比的不只是「能力

之知 vs. 表徵之知」，而且還是「早期中國知識論 vs. 當代西方知識論」。這樣的

對比可以幫助我們更瞭解早期中國知識論的特徵以及有助於將荀子詮釋成德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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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以下筆者以「知道如何 vs. 知道如此」10這樣詞彙再次表述上述對比：  

早期中國知識論關注於「知道如何」，而當代西方知識論關注於「知道如

此」。 

更細節地說： 

早期中國知識論所關注的「知道如何」是關於「知道如何辨別」的這樣的

實踐知識，而當代西方知識論關注的「知道如此」是「知道某某命題為真」

這樣的命題知識。 

筆者在此處的對比上加上個但書：早期中國知識論關注於「知道如何」，但這

並不表示中國知識論反對有「知道如此」。對「知道如何」與「知道如此」的區分

與關係，我們可以有個可能且合理的理解（此處將借用上述第貳節中的幾個概念）：

「知道如何」或知態能力（competence）皆屬於知態來源，而「知道如此」或知態

展演（performance）皆屬於知態產物。11早期中國知識論關注於「知道如何」或「知

態來源」，這並不表示其反對有所謂的「知道如此」或「知態產物」；「強調」知

態來源的重要性並不蘊涵「否認」知態產物的存在。 

早期中國知識論對於知態來源的重視，正好相合於當代德性知識論的基本想

法。有學者指出，德性知識論與其它大部分當代西方知識論的不同，在於「分析方

向的轉變」（the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f analysis）（Axtell 2000: xiii）：德性知識

                                                           
10 在上述引文中，Robins 使用了「知道如何（辨別）」和「（辨別）能力」等詞；此處我們

可以將「知道如何」、「能力」這些詞視為同義而互換使用。以下幾組區分常在不同學術

領域（像是哲學、心理學、人工智能等）中出現，但其實是類似的區分：「知道如何 vs. 知

道如此」、「能力之知 vs. 表徵之知」、「實踐知識 vs. 理論知識」、「程序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vs. 陳述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隱含知識（implicit knowledge）

vs. 明言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可參見 Sahdra and Thagard（2003）。在哲學中最

常使用的詞彙是第一組區分，經典文獻為 Ryle（1949: Ch.2）。但這些區分並不是不可反

駁；近年來 Jason Stanley 與 Timothy Williamson 在其合著“Knowing How”（2001）一文中

對 Ryle 的「知道如何 vs. 知道如此」區分有所反駁，並進一步主張所有的「知道如何」

都是「知道如此」的一種。對 Ryle 之區分的辯護，可參見筆者的論文 Tsai（2011，2014）。 
11 另一個方便我們思考「知態來源」與「知態產物」之間關係的圖像，就是透過知識論中的

可靠論（reliabilism）。根據可靠論，知識是來自於可靠認知機制運作下的產物。此處，

可靠認知機制是「知態來源」，而知識是「知態產物」。所謂的「知道如何」、「知態能

力」等概念，在不涉及更進一步的爭議時（例如「能力」與「機制」是否相同），其實是

與可靠認知機制概念相近，皆屬知態來源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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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分析與關注的是認知主體或知態來源本身的相關性質（像是認知主體的品格特

徵，或是信念產出機制的可靠性）；相對地，不是德性知識論的大部分當代西方知

識論，僅僅只分析與關注於認知主體或知態來源所產之物（例如信念或知識）本身

的性質。從知識論分析與關注的首要對象來看，早期中國知識論（荀子的知識論包

括在內）與德性知識論是相近的，即它們關注的是知態來源。12 

 二、知覺官能為五官與心之結合體（並論「為何荀子是官能德性知識

論者」） 

在上述討論中，我們論證了（或提供了初步理由來宣稱）荀子知識論是德性知

識論。接著而來的問題是：荀子會採取什麼類型的德性知識論？（如同在註 12 中，

我們提到 Sosa 宣稱 Descartes 是德性知識論者；但 Sosa 另外還是花費了相當工夫說

明 Descartes 所採取的是什麼類型的德性知識論。參見 Sosa 2012。）我們將由探究

荀子的「天官」與「天君」概念來回答這問題。 

荀子在論述知覺時提到的天官（五種天生的感覺器官）與天君（心）都是某種

器官，13但兩者具有某種優位順序關係：14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

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天論〉 

這段文字包含了兩個宣稱。第一、五種感覺器官各有其獨特功用；第二、心控

                                                           
12 John Turri 與 Ernest Sosa 在 Oxford Bibliographies Online（2010）的“Virtue Epistemology”

條目中，將歷史上著名哲學家 Descartes、Hume、Reid、Peirce 以及 Russell，以及當代哲

學家 John McDowell等人，視為是德性知識論的先驅或代表人物。他們之所以被視為先驅

或代表人物，在於他們使用了知態來源——像是「自然本能」（natural instincts）、「心

靈的機械傾向」（mental mechanical tendencies）、「可靠的智識力量」（reliable intellectual 

powers）、能力（capacities）等等——來說明知識概念。由 Turri 與 Sosa 所隱含採用的判

準來看，荀子也可算是德性知識論的先驅或代表人物之一。當然，當我們說荀子是德性

知識論者，並不是說荀子「自稱」他是德性知識論者，就像當 Sosa 說 Descartes 和 Hume

是德性知識論者，也不是說他們「自稱」他們是德性知識論者。此處重點並不在於這些哲

學家是否「自稱」為德性知識論者，而是在於荀子、Descartes或Hume等人的哲學著作中，

是否的確包括德性知識論的元素或特徵。 
13 心也是一種感覺器官。關於此點，請參閱 Lee（2004）與 Geaney（2002: p.97）。 
14 筆者在本文中所援用的荀子文本以及在某些文本上的闡釋，參照的是王先謙（1993）、王

林忠（2009）以及 John Knoblock 的英譯本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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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五官。我們先由第一個宣稱來看。 

荀子對五種感覺器官的說明是： 

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

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榮辱〉 

荀子對於某一官能之所以是某一官能的界定或個體化，部分是由器官，部分是

由功用來界定。15五種感覺器官是目、耳、鼻、口、身（骨體膚理），而相應的獨

特功用是見色（辨白黑美惡）、聞聲（辨音聲清濁）、辨香（辨芬芳腥臊）、別味

（辨酸鹹甘苦）、覺觸（辨寒暑疾養）。16荀子在論述五種感覺器官的各自功用時

都使用到「辨」（differentiating or recognizing）此一概念來加以刻畫，將五種感覺

器官所具有的功用都理解成某種的辨別能力。這呼應上一節所言，早期中國知識論

關注的是辨別此種實踐知識或能力。在此筆者建議在理解荀子的「知覺官能」概念

時將其理解成「辨識知覺官能」（faculty of recognitional perception）以突顯其特色。

什麼特色呢？當我們在談論知覺或「S 知覺到 O」時，其可以有兩種不同理解方式：

一是「非知態的」（non-epistemic），一是「知態的」。當 S 是非知態地知覺到 O，

指 S 知覺到 O 但並不涉及到相關於 O 的任何概念之運用。當 S 是知態地知覺到 O，

指 S 知覺到 O 並且運用到相關於 O 的概念，或是將 O 知覺成某物或隸屬於某範疇。

17相應於知覺的這兩種理解方式（一個是「非知態知覺」或「經驗知覺」，一個是

「知態知覺」或「辨識知覺」），知覺官能也有兩種理解方式。一是將知覺官能理

解成關於經驗知覺的官能，一是將知覺官能理解成關於辨識知覺的官能。從荀子對

於知覺的描述來看，其關注的是辨識知覺；認知主體運用其知覺官能於某物時，其

會辨識出該物的某些鮮明、重要或界定特徵（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在上述的第貳節中我們提到，儘管官能是與生俱來的，但這並不表示任何一種

官能的運作一定與主體能動性（agency）或意志無關。記憶與推理等官能是天生的，

但它們的運作可以由認知主體控制與改善；主體能夠發動意志，主動控管已形成信

                                                           
15 在當代的知覺哲學中，要如何個體化不同感官仍是個問題。根據 Fish（2010），個體化感

官的方式之一是採「感覺器官觀點」（the sense organ view），另一是採「特徵經驗觀點」

（the characteristic experience view）。荀子的觀點比較接近第一種。 
16 聯覺（synesthesia）現象可能會對荀子所說的「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

也」造成挑戰。例如某些聯覺者在聽到某種聲音時會感受到某種顏色；此時他的耳朵不只

是有「聽」的作用，也伴隨著「看」的作用運作後會產生的結果。 
17 參閱 Fred Dretske（1969: Ch. 2; 2000: Essay 6），其中對於「知態之視」（epistemic seeing）

與「非知態之視」（non-epistemic seeing）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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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傳遞方式。至於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知覺官能雖也是天生的，但

它們的運作卻是超出認知主體的控管範圍，遑論它們是可透過實踐或練習予以培

養。這是我們在第貳節獲致的結論，並據此判斷 Sosa 的官能德性知識論不是調控知

識論。然而「知覺官能與主體能動性無關」這想法並不適用於荀子的知覺官能觀。

為論證這點，我們轉向第二個宣稱來看。  

第二個宣稱是說心能控管五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上段指出五種感

覺器官（目、耳、鼻、口、身）有相應的五種辨別能力（見色、聞聲、辨香、別味、

覺觸）。但此處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荀子是否認為單單只要有目（或耳、或鼻、

或口、或身）這樣的器官就能有見色（或聞聲、或辨香、或別味、或覺觸）這樣的

能力或官能？第二個宣稱建議的答案是否定的。針對荀子哲學中的知覺官能概念，

一個更整全的看法應該是：心與目∕耳∕鼻∕口∕身共同運作，才會有見色∕聞聲

∕辨香∕別味∕覺觸的能力。單單只有心或只有五官，辨識知覺是無法產生的。據

此，知覺官能可界定為心與五官這兩類器官的結合體（combination）。以下分兩點

闡述心與五官之間的關係。 

首先，在辨識知覺中，單單只有心之運作仍不足，還需要有五官之運作： 

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

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正名〉 

心能「徵知」，可「知聲」、「知形」。「知聲」、「知形」是辨識知覺；但心在

辨識知覺中的作用是什麼呢？用筆者的話來說，心可以對知覺對象進行概念化的工

作，以概念掌握和表現出知覺對象的界定特徵（defining characteristics），例如指出

某知覺對象具有某種聲響或某種形狀。但心在辨識知覺中的作用也僅止於此；它不

是知覺官能的全部。荀子強調心的「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薄；接觸］其類然後

可也」。心要施展概念化作用之前，需要有五官與相應的外物接觸。這裡的「需要」

指的是知覺心的「能使條件」（enabling condition），而不是「構成條件」（constitutive 

condition），因為心本身的能力不是透過五官的功用來定義。 

其次，在辨識知覺中，單單只有五官之運作是不足的，還需要有心之運作。筆

者認為《荀子》中有兩個段落可以支持這個看法。第一個段落： 

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解蔽〉 

當荀子說「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他說的是白黑在某人眼前時，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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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完全沒有「看」到顏色，如同一個人閉起眼睛般似的完全沒看到顏色？從經驗

現象的角度來看，這說法是荒謬的。一個較為合理的說法是：在段落一中的「見」

可理解或詮釋成「知態之見」（epistemic seeing）而不是「非知態之見」（non-epistemic 

seeing），即主體仍有白、黑的感覺經驗，但由於他沒有運用上他的「白」或「黑」

概念在這感覺經驗上，因此他並沒有白、黑的辨識知覺。筆者的這個詮釋（即荀子

在使用「見」、「聞」、「知」等字詞時，大部分是以知態意涵使用之），可以用

《荀子》裡的另一個段落（以下稱「段落二」）支持：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正名〉 

段落二包含了兩個條件句。第一個條件句是「五官簿之而不知，則人莫不然謂

之不知」：如果主體 S 的五官與相應的外物接觸但 S 並沒有意識到外物，那麼人沒

有不說 S 是「不知」。如果 S 的五官與相應外物接觸但 S 沒有意識到任何東西，亦

即 S 沒有任何「非知態」知覺，那麼後件或許應使用「不（非知態之）視」或「不

（非知態之）聽」而不是用「不知」來描繪這狀態。但段落二並不是用「不視」或

「不聽」描繪之。一個可能解釋是：五官簿之時，主體還是有「（非知態之）視」

或「（非知態之）聽」，只是沒有「（知態之）見」或「（知態之）聞」。亦即，

五官所能提供的只是感覺經驗，仍不足以成為辨識知覺。 

上述的兩個宣稱——在辨識知覺中，單單只有心之運作仍不足，還需要有五官

（作為能使條件）之運作；在辨識知覺中，單單只有五官之運作仍不足，還需要有

心（提供概念化）之運作——指出在荀子知識論中，知覺官能是心與五官的結合體。

若用較為當代的話語來講，辨識知覺是雙重歷程運作下的結果：五官與心是知覺官

能的兩個子系統，其中五官接觸到某物後進行運作，以感覺經驗作為輸出，心再以

這感覺經驗為輸入，產生對某物之界定特徵的掌握。 

「知覺官能是心與五官的結合體」此一想法使得荀子的官能德性概念具有潛力

來與純然機械式的官能德性概念區別開來，並進而使得其官能德性知識論具有潛力

成為調控知識論。關鍵在於荀子的「知覺官能」概念因為「心」之緣故而可涉及到

主體能動性。此處筆者以「具有潛力」這個較為保守的用語，這是因為人們可能會

有以下反駁意見：在荀子哲學中，知覺官能雖有「心」作為其構成要素，但這並不

表示這樣的知覺官能就涉及主體能動性且因而可培養，因為「心」也可能是像五官

一樣，不受意志影響而是如機械般進行運作。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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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與主體能動性（並論「為何荀子是調控官能德性知識論者」） 

荀子是否認為心的運作是一機械式活動，無法有主體能動性的涉及？以〈解蔽〉

篇為線索，荀子的答案會是否定的。 

荀子認為心會有運作不良的情況；他以「蔽」來描述之。當我們或荀子說心的

運作「不良」或「蔽」，表示我們或荀子已採取了一套規範，符合此規範的才是「良」

或「無蔽」。對荀子而言，這套規範是「心必須知『道』」中的「道」。所謂「道」

是指：「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解蔽〉。以下稍做說明。之前

已提到，心的作用是概念化，其有能力去掌握到被知覺對象的界定特徵。假定某物

O 的界定特徵有 C1、C2、C3、C4 與 C5 這五項。當主體 S 運作他的知覺官能（即

五官與心的結合體）去知覺 O 時，最理想的狀態是 S 的確辨識到 O 的 C1-C5 這五

項界定特徵；此時 S 是最佳地辨識知覺到 O，或是說，S 展示出他「知 O 之『道』」。

但在理想狀態外的可能情況是：(1) S 並未辨識出任何 C1-C5；(2) S 不只未辨識出任

何 C1-C5，還將不屬 O 之特徵（例如 C6）賦予 O；(3) S 並未辨識出 O 的所有界定

特徵，而只辨識出其中一個（例如 C1）或數個（例如 C1 與 C2），並認為這一個或

數個是 O 的所有界定特徵。這種心蔽的情況，可能出現在知覺、政治或哲學的領域

中。 

首先是在知覺領域中的心蔽情況：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1] 冥

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2] 醉

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

也。[3] 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為哅哅：埶

亂其官也。〈解蔽〉 

在情況[1]中，心蔽乃因環境之故；在情況[2]中，心蔽乃因神經條件之故；在情

況[3]中，心蔽乃因其共同運作者（五官）之故。其次，再看在政治或哲學思想領域

中的心蔽情況：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

蔽於埶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解蔽〉 

另外，若不談特定領域，心蔽的情況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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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

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解

蔽〉 

上述說明了心蔽可在眾多不同領域（知覺、政治、哲學）中發生。面對心蔽，

荀子試圖提供解蔽法。不過就筆者看來，荀子並沒有針對不同領域提供不同解蔽法，

而是統合式地提供解法。無論如何，我們假定荀子的解蔽法可適用於各個領域，包

括知覺領域。 

在談解蔽法之前，我們先看解蔽之後的成效會是如何。這點可由對聖人的觀察

得知：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

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

其倫也。〈解蔽〉 

聖人對事物會有整全觀點（a comprehensive view）而非一隅之見。用荀子的話

說，聖人知「道」。接下來的問題是：聖人是如何能達到這樣的狀態？（或是，就

解蔽或知「道」而言，一般人如何能成為聖人？）以下這段就是荀子解蔽法的綱領：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

所謂虛；心未嘗不滿[兩]也，然而有所謂壹；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

靜。〈解蔽〉 

針對「虛」、「壹」、「靜」，荀子再進一步解釋如下： 

[1] 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

害所將受，謂之虛。〈解蔽〉 

[2] 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

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解蔽〉 

[3] 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解蔽〉 

以下我們針對[1]的「藏」和「虛」，[2]中的「兩」和「壹」，以及[3]中的「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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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這六個重要概念加以說明。 

「藏」、「兩」、「動」可視為是心的三種作為。但這三種作為有可能使得心

在辨識事物時產生「蔽」，即對於待認識之事物無法有「整全」認識。為避免這結

果，心的另外三種作為可以分別對治「藏」、「兩」、「動」所帶來的可能結果，

即：「虛」、「壹」、「靜」。 

「藏」、「兩」、「動」這三種心的作為本身並不總是有害的，而只有在某些

情況下才會有害於心對於事物的認識。筆者藉由上述已用過的架構來說明。假定某

物 O 的界定特徵有 C1, C2, C3, C4 與 C5 這五項。當主體 S 運作他的知覺官能（五官

與心的結合體）去知覺 O 時，最理想的狀態是 S 的確辨識到 O 的 C1-C5 這五項特

徵。但 S 有可能沒有達到這最理想狀態。 

之所以沒有達到最理想狀態的可能性之一是：S 的概念記憶庫裡沒有 C1-C5，

但 S 卻只打算使用他概念記憶庫中的既有概念（例如 C6-C10）賦予 O 作為其界定

特徵。心有「藏」或「記憶」這樣的作為其本身沒並有不好，但在上述可能情況中，

S 將無法認識到 O 的真正特徵。為避免這情況，心必須有「虛」的作為，即考慮 O

是否有可能具有 S 的記憶庫之外的特徵。心必須虛，即心必須考慮（對 S 而言是）

未知概念的可能性。 

沒有達到最理想狀態的可能性之二是：S 在認識 O 的過程中，辨識出 O 具有特

徵 C1，且逐漸辨識出 O 具有 C2。但 S 卻認為 C1 與 C2 是不可並存，並欲排除其

中一個作為 O 的界定特徵。心有「兩」（或是辨識出事物的不同特徵）這樣的作為

其本身並沒有不好，但是在上述可能情況中，S 將無法認識到 O 的所有界定特徵。

為避免這情況，心必須有「壹」的作為，這「壹」並不是「專一」，而是「不以夫

一害此一」。心必須壹，即心必須考慮概念兼容的可能性（例如 C1 與 C2 於相同脈

絡或基準點下不相容，但卻可在不同脈絡或基準點下各自成立）。 

沒有達到最理想狀態的可能性之三是：S 在認識 O 的過程中，S 的概念記憶庫

裡的確有 C1-C5，而且 S 也不認為 C1-C5 之中有任何不相容的可能組合，但 S 卻使

用了與 C1-C5 不相干的概念賦予以 O。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心之官能並沒有完全運

作，其處於──以隱喻的話語來說──「睡覺」或「鬆懈」的狀態（「心卧則夢，

偷則自行」）。心有「動」這樣的作為其本身並不一定是不好的，因為心之動也有

「使之則謀」的一面。要避免的只是「心卧則夢，偷則自行」。為避免這情況，心

必須有「靜」的作為，這「靜」並不是「寧靜」，而是「不以夢劇亂知」。心必須

靜，指心必須完全運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筆者的詮釋中，心的虛∕壹∕靜並不是用以「相對」而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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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輔助」心的藏∕兩∕動。這點或許不同於某於文獻的解讀。但無論筆者的詮釋

是否正確，筆者此處的目的是在突顯：在荀子哲學中，心之運作是可以有主體的涉

入。認知主體可以在心進行藏∕兩∕動的作為時，考慮到是否有未知概念的可能性，

考慮是否有概念兼容的可能性，考慮是否有完全啟動心之運作。若知覺官能是五官

與心的結合體，而心之運作是有主體能動性的介入，那麼知覺官能就有培養成更好

的可能。據此，荀子的官能德性知識論是一種調控知識論。 

肆、結論 

本文透過引介 Sosa 的德性知識論，突顯荀子知識論的三項特色。第一、荀子知

識論是德性知識論。這是因為荀子知識論與大部分早期中國知識論一樣，著眼於知

態來源。第二、荀子知識論是官能德性知識論，或至少含有高度官能德性知識論的

成分。無論荀子有無談到品格智德，他至少有相當高程度地在談論一般所謂的官能

智德（例如「天官」）。第三、荀子知識論是調控官能德性知識論。荀子知識論與

Sosa 的官能德性知識論不同，因為荀子哲學中的官能德性概念有著主體能動性（即

天君）的涉入。 

在此，筆者以本文之研究的未來研究前景做為結論。本文對於荀子知識論的建

構，主要是安置在知覺知識（perceptual knowledge）的層面來進行。亦即，本文建

構出的乃是一套荀子之知覺知識論。透過對於心蔽以及解蔽的討論，筆者主張荀子

的知覺知識論是一種調控知識論。然而，如上述所提及，心蔽的情況不止出現在知

覺領域，其也出現在政治、哲學等各式規範或價值領域中。據此，未來的可能探究

方向是：荀子對於道德知識（moral knowledge）的觀點，是否能以本文為荀子哲學

所建構出的德性知識論架構來理解？或者說，是否能將荀子的道德知識論（moral 

epistemology）視為是一種特殊型式的德性知識論？筆者認為，若回答是肯定的，一

方面將突顯出荀子知識論的系統性（亦即，能以德性知識論的架構來同時說明知覺

知識和道德知識），另一方面也將使我們對荀子哲學中的道德知識概念有一更加清

晰的圖像（亦即，我們可透過知覺知識的結構、運作與養成，來設想道德知識的結

構、運作與養成）。這些宣稱將有待日後研究來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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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ulative virtue epistemology argues that intellectual virtues 

can adjust and guide one’s epistemic actions as well as improve on the 

quality of the epistemic actions. For regulative virtue epistemologists, 

intellectual virtues can be cultivated to a higher degree; when the quality 

of intellectual virtue is better, the resulting quality of epistemic action is 

better. The intellectual virtues that regulative epistemologists talk about 

are character virtues (such as intellectual courage and open-mindedness) 

rather than faculty virtues (such as sight and hearing), since they don’t 

think that faculty virtues could be cultivated. This article refers to 

Xunzi’s philosophy, explaining how a regulative faculty-based virtue 

epistemology is possible. If this explanation works, on the one hand, a 

new branch of contemporary virtue epistemology is shown, and, on the 

other hand, a clear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Xunzi’s epistemology is 

constructed. 

 

Key Terms: Intellectual Virtue, Ernest Sosa, Tian Jun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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